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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油画大师陈钧德艺术与文献特展”策展思考

靳文艺 丁曦林 郦韩英

鲜明的美学升华

记得 2017年筹办中国美术馆 “陈钧德

绘画艺术展” 的时候，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

席、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告诉策展团

队，在北京举办首场个展后，应当回上海继

续巡展，再辗转深圳、南京、武汉等一站一

站地举办，陈先生绘画艺术能够承载“巡展

的意义”。 而刘海粟美术馆从海派油画研究

出发， 早就有意通过举办陈钧德绘画艺术

大展，梳理自刘海粟、林风眠、关良、颜文樑

等中国第一代油画家以来， 海派油画的脉

络走向。 在研究海派油画源与流过程中，我

们研究与讨论的心得是： 多年以来不少理

论家、批评家、文艺家、史学家分别从各自

的专业出发， 解读了陈钧德的绘画艺术和

承载的意义。 这使我们不禁联想柏拉图的

著名问题：“美是什么？ ”显然，绘画之终极

追求，并非描摹事物，而是揭示世界万事万

物美的本质。

那么， 陈钧德的绘画价值体现在哪些

方面？ 请允许先摘录几段评论———

范迪安评价陈钧德 “在长期的创作实

践中形成了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和卓有成

就的艺术成果， 以敢开风气之先并信守学

术追求的精神赢得了艺术界同仁的普遍尊

重，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他在写意油画上的

精研和抒情式表现风格在多样化的当代中

国油画中独树一帜， 具有丰满的学术气象

和优秀的学术品格。 ”理论家邵大箴说：“在

当代中国画坛， 油画家陈钧德是一位特立

独行的人物。 数十年来，他不倦地从古今中

外大师的经验中体会绘画规律和原理，结

合对客观自然的观察研究， 不倦地进行探

索， 逐渐形成富有鲜明时代风采和个性特

色的艺术风格。 这不仅丰富了当代中国油

画的面貌， 也为我们大家十分关心的油画

中国化问题提供了生动的经验。 ”批评家贾

方舟撰文指出，“他的艺术， 最激动人心的

部分， 就是在色彩的碰撞中显现出阳光的

明媚、自然生命的娇艳与灿烂。 ”“在以色彩

为优势的油画本体的意义上， 陈钧德的成

就在中国还找不出几个人可以与他匹敌，

老一辈的刘海粟、林风眠、吴大羽、吴冠中

都比较注重色彩语言的运用， 但色彩在他

们的艺术中并不具有独立价值。 更年轻的

画家中也有出类拔萃者对色彩语言的运用

有所建树，但与陈钧德还不能同日而语。 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 陈钧德在中国油画界是

当之无愧的色彩大师。 ”在时间的长河里，

刘海粟、闵希文等油画前辈，新中国油画创

作领军人靳尚谊、詹建俊，以及水天中、吴

为山、尚辉、徐虹、刘淳等艺术家、评论家、

史学家等， 他们对陈钧德绘画艺术的分析

评论也给我们启迪，促使我们思考：在陈钧

德出生、成长、工作、生活过的故土上海举

办大展，学术梳理和总结是重头。

筹备展览期间，我们一次次讨论，召集

艺委会开会， 对专家学者作一对一深入访

谈， 同时也登门拜访了身染疾疴的陈钧德

本人。 综合各方的观点和评价，也从陈钧德

率真的言谈和绘画精神里，我们渐渐形成、

也坚信这样的判断： 这是一位用生命画画

的真正艺术家， 诚如他曾所言：“我画画的

双手是带着生命之火而来的， 只要生命之

火还在，我就继续画下去……”

遍览他不同时期的作品， 可以强烈地

意识到，陈钧德从绘画对象中精炼出极纯、

极浓的美，这种美绝非世俗意义上的，而是

文化和精神上的。 这种美能荡涤人性因物

欲横流、名利争夺而形成的污浊，超然地体

现出普遍意义上的真善美， 让世人得以心

灵净化。 而这一贡献，在中国百年油画史上

是卓著的，其美学价值上的贡献，堪比赵无

极、朱德群、吴冠中等。

诚如中国油画学会主席、 长期担任国

家级油画展评委会主任的詹建俊在亲笔手

书《看陈钧德的画》一文中指出：“他的艺术

创造既尊重又不拘于对绘画艺术中各种规

律和法则的运用， 而是重在构建作品的境

界和意趣……更突出有中国绘画的写意精

神。 其中，对比颜色的色彩运用、洒脱灵动

的绘画手法和意韵隽永的审美情趣， 使得

陈钧德先生的油画作品特别彰显出中国绘

画精神之美的艺术特色。 这是他作为一位

中国油画艺术家在个人的艺术追求与探索

中所取得的创造性的成就， 同时也是中国

油画艺术发展的成就。 ”

丰厚的精神滋养

回溯历史，我们试图弄明白，以年龄区

分，陈钧德当属中国第三代油画家。 但从艺

术的发展脉络和风格形成看， 陈钧德介乎

于第二代和第三代油画家之间。 为什么？

文献表明， 陈钧德在中学期间开始研

习绘画。 他成长中有着绵延师承和丰富滋

养。 在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求学期间，陈钧

德跟颜文樑、闵希文结下深厚友谊，彼时他

已醉心于跟梵高、塞尚、毕加索、毕沙罗等

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神交”，通俗地讲，那是

他艺术成长中的“第一口奶”。 之后，在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他又与刘海粟、林风眠、关

良等频频接触，与前辈艺术家倾心交往，大

胆涉足印象派、 野兽派、 立体派等当时的

“禁区”，坚持在“边缘”进行探索。 当陈钧德

《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雪霁》等一组作品

出现在 1979 年“上海十二人画展”，当四十

出头的“小陈”与前辈刘海粟、关良、颜文樑

“并肩”于 1980 年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四

人画展”，当陈钧德在改革大潮开始涌动的

1978 年春天，创作出两幅早期代表作《上海

的早晨》等等，这些都记载了陈钧德在思想

文化“解冻”前后的勇敢探索和创作成果。

而当国内兴起“八五新潮”之时，已在现代

主义绘画领域跋涉 20 多年的陈钧德，此时

则深潜于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黄宾

虹、王国维等人的作品或著述。 其间，从家

属整理出的文献里， 我们还看到陈钧德与

张伯驹等人的交往， 看到他曾经受到巴金

谦让买到一本自日本进口的限量版塞尚画

册（如今展放在巴金故居），看到陈钧德在

徐邦达的帮助下曾快乐地被“反锁”于故宫

雕像馆， 忘我地跟古代雕像对话。 由此可

见，陈钧德与前辈的交往，不止是通常人们

所理解的师生关系， 而更多表现为 “忘年

交”！ 他们年岁不同，际遇不同，但一样怀着

艺术信仰， 交流起来并无代沟。 此次展览

里， 陈钧德与刘海粟曾经一同去复兴公园

画画的作品得以一起呈现，这是多么有趣！

文献及作品里所透露的信息密码，是

耐人寻味的。 刘海粟一度移居香港，他自香

港寄给陈钧德的书信开头，一律称之为“钧

德仁弟”。 陈钧德在 1980 年代赴香港举办

个展，刘海粟、夏伊乔夫妇闻讯亲临现场题

诗道贺。 刘海粟当年的题词，以及刘海粟、

夏伊乔夫妇与陈钧德、 罗兆莲伉俪以及策

展人“金太（金董建平）”同框的文献图片也

将首次展出。

独特的言传身教

陈钧德不仅是出色的画家， 也是出色

的绘画教育家。

陈钧德自 1974年开始回到母校上海戏

剧学院任教， 至 2008年办理退休手续。 在

30 多年教学生涯里， 陈钧德积累了丰富的

教案。 翻阅这些教案文献，他在素描、写生、

色彩、构图、创作等方面传授给学生们的远

不止是知识和技巧， 还有艺术精神和美学

主张。 其间，他也撰写了艺术随想和研究论

文。 每每阅读，令我们眼前立刻浮现“活灵

活现”的陈钧德。

他在 1982年 8月 17日完成了论文《开

垦自己的宇宙———安德鲁·怀斯》。 文中议

论道：“生活的灾难只能使一个真正的艺术

家更快地成熟，天才的火焰是扑不灭的。 ”

“（一个画家） 画风的演变带来了技法的改

革。 这种突破与画家当时内心那种倾诉不

尽的渴望不无关联。 ”继而又写道：“我似能

体会当一个艺术家成功地将人世间的个人

情感升华为艺术境界后那种 ‘振奋’ 的心

情”。 “怀斯的艺术没有动人的故事，只是他

内心真切的感受与想象。 他决不迎合时代

潮流，默然地在他的僻静的故乡苦心耕耘，

热诚地开垦自己的宇宙。 ”

而在另一篇谈论修拉和梵高的未命名

文章里，陈钧德写道：“艺术贵于独到。 而欲

独到则非求助于生活不可，并以造化为师，

自营伟业，自开途径险路，在艰苦的奋斗中

不断逐渐认识自己，表现自我。 唯有以造化

为师者才是强者， 才是能战胜灾难而游至

彼岸的人。 ”

陈钧德的“日记”手稿多是出自 1980 年

代以后， 更早时期的文献随着几次搬家和

整理，散佚了。 他带领学生去连云港等地写

生，均在日记有记述。 日记手稿里总不经意

地流露“有趣的灵魂”。 譬如，1989 年 7 月，

他记述了寄给友人一本杂志， 其中刊登了

何振志评论陈钧德 《帝王之陵》 油画的评

论。 陈钧德写道，“回忆当时的心绪，选择帝

王之陵，不像是‘陵’的缘故，或许是帝王本

身这两个字。 因为我仿佛感到，帝王与辉煌

似乎更有些联系。 ”“作画时，真有‘得神忘

形’的境界，我仿佛置身于巨大的交响乐声

中完成创作。 ”这幅《帝王之陵》于 1987 年

入选首届中国油画展。 如同 1977年刚刚恢

复的高考吸引了历届学子蜂拥而入， 这一

“首届中国油画展”也成为几代油画家的竞

技场。 而《帝王之陵》突破以往表现陵墓常

有的阴森和灰沉，以一块块金属般浓纯、响

亮的色彩表现庄重和辉煌。 诸如此类的创

作随想，在陈钧德留下的文献里时有所见。

陈钧德的绘画教育是独树一帜、 激情

满满的。 他从来不屑用教科书上刻板的知

识去作灌输， 也从来不去限制学生的个性

和直觉，而是真诚地奉献“走自己的路”所

产生的心得， 以自己的烛光去照亮学生的

道路。 譬如，关于写生。 陈钧德在日记里写

道：“何为写生？ 一向众说纷纭。 而我坚信，

写生最重要的意义是———写生即写生命！ ”

他那果敢铿锵的课堂表达， 至今在学生的

耳畔回响。 他也奉行“教书育人”。 对于育

人， 他如此教导：“任何追求都是愉快的努

力，得失不必过于计较。 努力过，愉快过，或

者说，为自己的理想追求而尽力过，则已足

矣。 万事万物均应抱以得之泰然， 失之淡

然，争之必然，顺其自然的心态……”

陈钧德曾在巴黎居住半年。 定居法国

的陈箴，真诚地帮助老师作好安顿。 陈钧德

说，师生的启迪和激发是双向的。 他跟陈箴

所走的艺术道路迥然不同，但情谊笃深，心

灵互通，彼此交流频繁且直率。 在巴黎时期

的“日记”里，有一段记述了陈钧德的“失

望”。 那是 7月的一天，周二，大雨倾盆一小

时。 陈钧德依然冒雨去美术馆。 他写道：最

令我失望的是库尔贝七幅作品 （其中二幅

很大）， 或许是因为我自幼崇拜他太深，一

旦见了真迹要求比一般画家要高多了，而

这里的作品又彩又黑，没有生气……”他也

将此感受向学生和盘托出。

陈钧德的教学活动， 时时闪现他的审

美思考和美学主张。

他在课堂上一而再、 再而三地表示：

“面对自然造化，仅以眼见之物象去如实描

摹，显然是欠缺和不健全的。 或许在‘可视’

之外， 还应以心去发现那些更为重要和感

人的‘不可视’部分，而肉眼所见、内心所感

的真实，才是造化的本质之美。 ”王国维说

过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引发陈钧德强烈

共鸣。 他在课堂上传授令自己刻骨铭心的

研究思想， 还在无数次率领学生踏足山山

水水，在自然氛围的创作课中言传身教。 一

旦发现有学生沉浸于临摹自己的绘画风

格，陈钧德则给以谆谆告诫：你们不要重复

走我的道路，学得进也要跳得出，要勇敢地

寻求自己的真切感受和艺术语言。 唯有如

此，才能进入自由和奔放的境界。

令学生感动和感佩的， 还有陈钧德的

文化格局。 他坚定地探索现代主义绘画，却

不抱“门户之见”。 他告诉学生，苏俄现实主

义绘画是人类文化艺术领域的一座高峰，

也应发扬光大。 并且鼓励学生，不管选择走

哪一条道路，都要怀着赤诚，力求实现高度

和力度！

动人的纸本“灵魂”

陈钧德绝大多数作品是布面油画，其

深厚教养、精深造诣，在“山林云水”系列、

“花果图”系列、“人体”系列、“异域风情”系

列、“上海街景”系列等作品中表露无遗。

病中的陈钧德也一直努力画画， 创作

于 2018 年、尺寸为 120 厘米×120 厘米的油

画《勿忘我花果图》，是其身患重病后站在

画架前创作的最后一幅布面大画。 他在布

面背后记述：“重病之身， 竟能以作画慰藉

支撑，何来精神？ 扪心自问，应是自己对艺

术的一片赤诚之心。 ”从文献中得知，彼时

他已体力不支，却坚持挣扎着起床，全程站

着在画布前恣意挥洒。 之后几天，他想起身

再去画画， 但在画板上挤好颜料便感力气

耗尽，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回到卧室躺下。 我

们今天再看这幅油画， 得知画中的那束紫

色“勿忘我”是学生买的，“勿忘我”巧合了

陈钧德的心意，所以陈钧德忍着病痛折磨，

拼尽全力，画得意味深长。 从中我们感知，

当艺术家生命之火行将枯萎， 画面却依然

蓬勃灿烂，那是生命在纵情歌唱！

陈钧德布面油画获奖颇多， 评论界也

给予很高评价。 但有一点似被评论界 “忽

略”了，即他在纸本油画棒创作上的突破性

成就。 不得不说，油画棒作品在陈钧德构筑

的艺术宇宙里，也撑起了“一片天”。 遨游其

间，其奇幻、瑰丽、纯净、自由，令人感动甚

至落泪。

众所周知， 油画棒的固体性很难 “调

和”， 想从大块面的色彩重叠中产生间色、

复色的光影效果，困难之极。 所以世上极少

有画家运用油画棒进行独立创作并使其艺

术推向高度。但陈钧德做到了。从文献资料

里看，陈钧德“晚年”涉足油画棒创作，他似

乎唤醒了这一画种的灵魂。 他笔下的油画

棒作品，尺幅虽小，气象不小，其意境之美，

可谓前无古人。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陈钧德的遗作

里似可窥见这样的轨迹：

起初，陈钧德外出写生，多数时候是直

接支起画架画布进行写生创作， 偶尔会使

用钢笔或水笔在纸上画几张速写捕捉瞬间

感觉。 后来，他在钢笔速写里添加一些油画

棒的色彩辅排，简约而明快，此时的纸本仍

然显出“随笔”意味。 再之后，他用油画棒开

始创作了。这是一个分水岭！当纸面油画棒

被视作独立于布面油画的创作表达， 陈钧

德的功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不仅吃透画

材的属性，大胆地创造技法，而且充分体现

了自己对纸本、 对油画棒的独特认识和别

样体悟。 他的纸本创作理念， 乃至美学主

张， 通过寥寥几笔便表现质感、 色感和意

境， 以及在看似随意却十分精到的布局和

安排上，魅力无穷，引人叹为观止。

陈钧德是 2016年被查出疾疴的。 当病

魔愈加猖獗而导致他身体日益衰弱， 他仍

然坚持画画，实在无力站立在画布前，就倚

靠椅子或沙发进行油画棒创作。 那时他基

本闭门谢客，却网开一面，允许我们去小坐

片刻。 只要一聊绘画，他就忘了生病。 在被

医嘱可以“稍作走动”的一段时间里，陈钧

德开始了“海上秋韵”系列纸本的创作。 这

是“一个人的战斗”！ 儿子开车载他和画具

去达上海多处。 此时的陈钧德可能深知时

日不多，他顽强地画着，使用油画棒，于纸

本留下了 30 多幅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情

眷念。 他一生里画过不少上海街景，这次则

带着惜别的意味，画了外滩、人民广场、新

天地、衡山路等。 他酷爱西区的梧桐，称“它

们是上海的精灵，四季变幻，美妙至极。 ”有

一次他谈到《海上秋韵》创作，一度哽咽，热

泪盈眶。 他热爱艺术，也热爱上海，这段时

期纸本创作，是生命交响，辉煌至极。

陈钧德 60 多年艺术跋涉所取得的成

就，也是油画民族化探索的高度。 其作品早

已载入艺术史册。 其美学价值正被不断地

开掘和总结。 今天，我们遴选部分作品和文

献展陈，难以抑制激情澎湃。 陈钧德在海派

油画史上的灿烂一页， 也是上海乃至中国

的艺术荣光。

他的绘画裹着信仰的坚定和生命的温热

这次展览酝酿已久。 其间，我们一次次与专家学者探讨中国油画的
源与流、海派油画的艺术性格，以及陈钧德的油画贡献所蕴含的美学价
值等等。有时观点不尽相同，但不得不说，众人从心底认同和尊重一个事
实：真正的艺术家犹如星辰，一时飘来的乌云和烟雾终将消散，而无法遮
掩其作品犹如钻石般由内而外闪耀的光芒。 陈钧德油画品格便属于此。

中国油画的悠悠百年，从肇始到今日，历经浮沉、嬗变、冲撞、融合，

构成了中国式的波澜壮阔的奇观。 其间，陈钧德矢志不渝所攀越的艺术
高峰，在岁月和风云的吹刷下显得愈加巍峨。 面对陈钧德从艺 60多年
留下的作品和文献，我们时而沉思，时而激奋，感到有一种责任和使命被
交付给刘海粟美术馆。作为一家公立美术馆，致力于集展览、收藏、研究、

公共教育、文化交流等于一体的事业，我们理应呈现和解读出一个有着
卓越品质和美学价值的海派艺术大家。这次展览是一次带有学术研究的
艺术及文献的展陈，份量是沉甸甸的。我们期望，它不仅让观者在展场流
连忘返，在多年以后仍不断回味甚至津津乐道。

荩

陈
钧
德
《自
画
像
》
，画
于

1
9
6
3

年
。
在
特
殊
年

代
，苏
俄
写
实
主
义
风
格
“一
面
倒
”
，这
样
的
画
法
非
常
大

胆
，只
能
“私
下
”偷
偷
地
画

荩

陈
钧
德
《梦
境
》
，20

1
1

年

茛

陈
钧
德
《柠
檬
鲜
花
图
》
，20

0
7

年

▲ 《勿忘我花
果图》，陈钧德重病
期间拼尽全力创作
的最后一幅油画，

2018年

襍 陈钧德《暖
冬阳光》，2006年

荩 陈钧德《有
过普希金铜像的
街 》，1979 年参加
《上海 12人画展》，

引起巨大轰动，后
来被中国美术史反
复提及


